《我为什么信上帝》 
                     哥尼流•范泰尔著  王兆丰译

      作者简介： 
      哥尼流•范泰尔1895年出生在荷兰，十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印地安那州的荷兰移民农庄上长大，毕业于加尔文学院，并获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护教学讲师。 1929年因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放弃传统的改革宗神学走向神学自由化，范泰尔与十二位教授一离开普林斯院，后来他奠立了威敏斯特神学院，他在威敏斯特任护 教学教授达42年之久，在他大量的著作中包括了《捍卫信仰》，《基督教与巴特主义》以及许多系统神学和护教学的书。 
      这篇与一位假设的不信者间的对话是这位学者、教师的个人见证。多年来，范泰尔通过他的笔与他教的学生们改变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基督教信仰的护教方式，他强调 对全能的创造主、救赎主的敬拜，极力主张神的话必须高于所有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他证明了现代基督徒那种先接受一种不信的假设，然后再试图要来向不信的人证 明基督教是可能的或者是很有可能的，所谓传福音的方式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他所做的是宣告永活神的名字就是真理，离开了创造主上帝，被迷的人既没有意义 也不可能存在，神是生命之源，是光，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他的光中我们看见了光。 
 
      我确定，你已经注意到最近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在大谈宗教和上帝，科学家诸如简斯博士、爱延顿爵士等都承认，那些说自己有过信上帝的经验的或许是有道理的， 哲学家焦厄德博士写了“罪恶的莽撞”而促使他不得不来看一下关于上帝是否存在这个辩论，或许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喝下那杯毒酒的前一天，在为这个 同样的问题苦苦挣扎？你问自己，死后到底有没有审判，你说，“我能确信没有吗？我怎么知道没有上帝？” 
     简言之，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你有时也会问自己一些问题，一些关于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或者至少想到过哲学家们是怎么给现实下定义的。因此，你是愿意要听一听我信神的理由的。 
      让我们从对过去作一个比较开始。今天，人们热衷于讨论关于遗传与环境之间的辩论，或许你认为我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我自己当然不这么认为， 我不否认小时候家里就教导我信神，但我肯定地说，当我长大后听到了那些反对信上帝的全面的理由与声明，并且正是因为听了这些理由与声明之后，我比以前更相 信神。事实上，我认为若不信上帝，整个人类的历史与文明都是荒谬的，没有理智的。此点是如此真实，以至我提出这样一个论题，即：除非是上帝在维持万有，你 就不可能为任何东西找到意义，我若不确定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存在的，我甚至都不能来辩论说相信他这件事。同样，我可以据理力争说，若不认为上帝是理所当然存 在的话，你也不可能来争论说你不相信上帝，上帝就象是那门你要用来把他轰得无影无踪的大炮的炮座。然而，你在听完我简短的故事之后，仍以为这是一个遗传与 环境的问题，我也不会太激烈地反对你，我的整个观点就是，我在孩提时代所信的和我成年之后所信的之间完全合谐，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自己就是那个我孩提时 代被教导引领，我成年之后变得有知识的环境本身。 
      我们常常被告知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出于偶然，我出生在荷兰，一间以奶牛为伴的茅草屋的家里，你或许出生在小木屋里或许出生在州长的豪宅里，让我们假设你出生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家现代化的产房里，这难道对你人生的目的、意义很重要吗？ 
      因为我们都出生在“基督教文明”里，因此我们可以将讨论限制在“基督教的上帝”这个概念里。我相信的就是这位神，你不相信，或者至少你不知道你是否相 信，这个限制可以作为我讨论的起点，毫无疑问，若不知道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那么讨论上帝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到此为止，我们至少知道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样的上帝，若在这个前提下有个初步的认同，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上帝的存在与否了。你所期望的是我讲出足够的理 由来使你相信上帝，我马上回答说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但有一个想法使我犹豫起来，假如你真的不相信上帝，那么你自然而然地不相信是他创造的，而我相信上 帝也就自然而然地相信无论你怎样想，你真的是他创造的。那么当然，上帝创造的相信上帝是件合理的事，因此，我想要说明的只是，即使对你说来信上帝不合理， 但就你本身而言，信上帝这件事是合理的。 
      让我们先回到成长背景的事上来，我现在仍然可以象个小孩子一样在堆草料的仓房里围一个沙盒子出来。在此草料房里，有张工人睡的床，门对着奶牛棚开着，我曾 经多么想要获准在那张床上睡上一夜啊！最后终于获准了，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谁是佛罗依德，但我却听说过“精灵”和“死亡先遣者”的名字，那天晚上我听到了 因奶牛走动，身上的铁链发出的声音，我知道那里有多少奶牛，这些奶牛常常搞出铁链的声音来，但是，过一会儿之后我就不能确定我听到的到底只是奶牛们在把链 子弄出声音还是其它什么声音，那奶牛棚后面的走廊里是否有人的脚步声？当时我已经学了怎样祷告，这些祷告词是这样的：“主啊，改变我，我就可以被改变”， 那天晚上我也没有想到过这里所含有的似是而非的现象，我就是这么祷告的。 
      我不记得是否向父母说过我的不安，他们也不可能向我提供现代的补救方法，他们的字典里是没有“心理学”这个词的，但我却知道假如我告诉他们，他们会说什 么，当然没有什么精灵，我当然不必害怕，因为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属于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是他的复活而使他的儿女都被从地狱救到天堂上去，我 应当常常迫切地祷告，或许在圣灵会赐给我一颗新心，好叫我真爱神而不是爱罪、爱自己。 
      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会说这些东西呢？因为那是他们经常说的话，不，应该说那是我们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家并不是那种极度虔诚的家庭，我也不记得家里有 谁曾因感情冲动而产生爆发的场面，最常见的是夏天收割，贮存草料，冬天照顾奶牛和羊。但就在这些日常的作息之中存在着一种深深的影响、调节作用。虽然没有 那种突发的热带暴风雨般的复兴，但相对湿度却一直很高，每顿饭全家都坐在一起，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先有开始的祷告，也有结束的祷告，每次都读一章圣经，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或在早餐、或在晚餐，我们能听到或是新约，或是旧约。我并不是说，我最后总是理解明白全部这些，但那总的效果是无可置疑的。对我来 说，圣经的每个音节、每个章节、全部内容都是神的话，我学到了我必须相信圣经的故事，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历史上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 是最重要的事。 
      一句话，我就象焦厄德博士所称的“局限的、目光狭窄的”，我是被以最彻底的方式“影响、调节的”，我不能不信上帝，信基督教的上帝，信整本圣经的上帝！ 
你的童年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多限制，我猜想，你父母在他们的宗教观上是很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他们给你读的是这个世界的圣经，而不是巴勒斯坦的圣经。不，你说他们不没有这么做。他们不想在你小的时候就以宗教来困扰你，他们想培养你从小就有一个开放的思想。 
      我们是否可能说我从小就被影响、调节而信上帝，而你则从小就让你自己自由地发展，让你凭自己的爱好来作判断？但那是不太可能的事，你我都知道每个孩子都受 他生活环境的影响，看来你从小就被彻底地影响、调节不信上帝就如我信上帝一样。好吧，我们不要相互指责，假如你说我一开口就是信仰，那么我就要说你一张嘴 就是不信。 
      我不到五岁那年有人——我不知道那是谁，将我带到学校。第一天就打预防针，很痛，我至今还记得，但上学之前我早就开始上教会，我清楚地记得我穿着那双擦 得亮亮的皮鞋去的。事实上，我在去任何地方之前就去了教会，我还是婴儿时就受了洗，受洗仪式上，牧师对着我读了一段正式的文字，庄严地宣告说我在母腹里 时，被生出来之后就有了罪，因为我的父母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从亚当那里继承了罪，亚当是第一个人，他代表了全人类，那段文字接着指出，我虽然不可逃避的出 生在罪的状态中，作为一个盟约者的孩子被基督救赎，在此圣礼中我的双亲庄严地说，在我懂事起的那一刻他们就会尽他们所能在信仰上教导我。 
      正是因为此誓言，他们送我上了基督教教会小学。在我学校里我懂得了我被从罪中救出，并且属于神这件事比我所知道的所做的任何事都更重要，我看到神在大自然里的创造大能，在历史中的护理之工。 
      当然啦，学校里也有打架，我也参加过，虽然不是每次都参加。当时穿的那种木鞋子是最好的武器，但学校严厉禁止使用，既使是作为防卫之用也不例外，教师们 和家长们都教导我们打架是与罪和邪恶连在一起的，尤其是当我们结伙出去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们打架。那边的学生骂人的词汇特别多，说我们是什么“好东西”，我 们渐渐地有人与人不同的感觉，晚上父母会告诉我们，一定要学会面对世人的嘲笑，自从该隐以来，世界不都一直在恨教会吗？ 
      我想，你的早期教育是很不一样的，你上的是“中性”的学校，就如老师在学校教的，你父母在家告诉你的那样，他们教你要“思想开放”，你学的自然、历史中是没有上帝的，你所受的的训练一向是没有偏见的。 
      当然，现在你知道的更多了，你认识到这一切都不过是纯粹的想象，“没有偏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偏见而已，这种“中性”的概念，仅仅是件无色的外套，所遮 盖的是里面对上帝的反对态度，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赞同基督教上帝的人是反对上帝的人。你看，基督教的上帝作的就是这样惊人的宣告，他说全世界都属于 他，你是他的被造之物，无论是吃、喝或是做任何事，你的责任就是要荣耀他的名。上帝说你是在属于他的地上生活，他的地上到处都有属于他的标志，既使你以每 小时七十英里飞奔也不会看不到这些标志，圣经中的上帝宣告说这个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上，都刻有他的印章。面对这样的上帝，你怎么可能是中性的呢？你若是美国 公民，7月4日在华盛顿的人群中，你会不会想到林肯纪念碑是属于谁的？当你抬头望着那被称为“旧时光荣”[注：美国国旗]在飘扬时，会不会想到这面国旗代 表什么？若你是美国公民，却对美国保持“中性”，你难道不配被称为“没有国籍的人”吗？ 
      然而在更深的意义上，你若不承认上帝，不荣耀他的名，那么你就只配永远活在没有上帝的光景之中，你连自己都是承受他的形象被造，你怎敢利用上帝的世界来达 到自己的目的呢？当夏娃还在伊甸园的时候，她在上帝与魔鬼之间还是中性的时候，哪怕将双方作平等看待，她已经偏向了魔鬼！ 
      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这段对话没有兴趣，你的思想还是开放的，中性的，是吗？你已经学到过，任何一种关于生命的理论都有与其它的理论同等的权力来表达自己， 对吗？我不过就是在请你听一听，看一看基督教概念里的上帝以及关于他的概念，假若基督教上帝存在，并且他存在的证据显而易见，那么不信他就是不科学的，是 有罪的。焦厄德博士说“上帝存在的证据根本不明显”，他的理由是假如显而易见，那么人人都已经信了他。现在我们来回应他这个观点。假如基督教上帝存在，证 据就必须显而易见，因此，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信他的原因就只能是因为“人人”都被罪蒙闭了眼睛，人人都戴着有色眼镜，无一例外。一位年轻人出去打猎，他 从悬崖上跌入一个盲人谷，这里没有出路，他告诉盲人们说他看见太阳，看见彩虹，但他们不明白。当他向一位美丽的姑娘说爱的语言时，她却明白了他，女孩的父 亲不愿将女儿嫁给一个经常在说不存在的东西的疯子，于是盲人大学里的那些伟大的心理学们主动愿意来医治他的病，方法是把他的眼睛缝起来，他们向他保证说这 样他就会象每个人一样变得正常了，但这个头脑简单的年轻人抗议说他确实看见了太阳。 
      我所提议的是，不仅要为你的心，你的意志做手术来改变你里面，连你的眼睛也同样需要手术，来改变你的外貌。 
      不过请等一下，不，我不是提议要来为你做手术，这类手术我根本不能做，我只能建议，你大概是死的或许是瞎的，但只能由你自己来好好思考，假如做手术，这个手术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做。 
      还是让我们先来结束我们的故事吧。十岁那年我来到美国，后来决定进神学院学习为将来事奉作准备，进神学院之前当然包括在基督教的预科学校学习，各门课的老 师们都以基督教的观点教学。想象一下吧，不仅是信仰，连代数老师都以基督教的观点教学！他们教导我们说，所有的事物，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数学在内，之所以 成为今天的样式是因为上帝的计划与安排。因此，假如离开上帝，万事万物甚至它们的定义都不仅不完全并且也是错误的。我们是否知道还有其它不同的观点？我们 是否听说过进化论，听说过康德？就是那位伟大的现代哲学家，他结论性地指出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辨论都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在知道的同 时，老师们也给了我们对他们的驳斥，这些驳斥看来对他们的各种理论是合适的。 
      在加尔文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情况也是类似，我指的是1929年以来现代主义在普林斯顿占了上风之前的事。例如，威尔逊博士常常告诉我们那种所谓的“高等 考证”（注：即以人的标准对圣经进行审查、考证）的目的是要来破坏我们对旧约是神的话那种孩童般的信心，同样，梅程博士和许多其他老师宣告说，新旧约基督 教是可以从智力上加以捍卫的，圣经是完全正确的，你可以自己去读一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总而言之，我看到了历世历代以来最有能力的信徒们从每一个角度对历 史上的基督教和神的教义作出的最佳的解释。 
      我相信谈论到这些能帮助我们来简单、清楚地回答最基本的问题。至此为止，你应该比较清楚地了解，我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假如上帝存在，他就是那 位我的父母我的教师赖以支持的上帝，正是他影响调节了我早年生命的东西，也正是他影响调节了所有一切影响调节你早年生命的东西。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万事 万物的调节者，作为万事万物的调节者，上帝是全知的，一位控制万事的上帝以他的旨意来控制，假如他不那么做，那么他自己就被调节了。所以，我认为，除了为 了他的原故之外，我之所以信他，你之所以不信他都无意义可言。 
      你大概已经开始怀疑我是否真的听到过那些反对这样一位上帝的观点，但是我想我已经听过，我从我的老师们那里听到过，他们不仅告诉我，也回答这些反观点，我 也从那些认为这类观点是无法回答的老师那里听到过，在普林斯顿作学生时，我曾上过好几门芝加哥神学院的暑期课程，当然啦，在那里我听到了现代派、自由派、 神学的全面展示，神学院毕业后，我又在普林斯顿读了两年哲学研究生，在那里，现代哲学的各派理论被那些最有能力的教授们加以阐述，加以捍卫。总之，我听到 了看到了信与不信双方的全部理由。我听到了那些相信的人所教导的有关双方的全面的立场。 
      或许你不能理解一个熟悉了现代科学、哲学所展示的一切论据的人怎么还能相信这样一位上帝，相信他的确创造了世界，的确以他为万事万物所定之目的，以他的计 划管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的，我就是那众多的，在完全了解现代的理论、观点之后相信那古老的信仰的人之一。 
      很显然，我不可能针对反对相信上帝的所有的论据和理由进行讨论，很多人以他们毕生的精力学了、写了关于旧约、新约圣经的论著，要了解对那些批判圣经的观点 的驳斥，你一定要读一读他们的论著，有些人的专业是物理学，生物学。在他们写的书里你可以找到有关对进化论的驳斥，但我下面想要说的是一些可以概括上述一 切讨论的东西。 
      我或许认为我将自己暴露得很可怕，我谈到上帝的时候，不象现代主义、巴特主义和神秘主义那种模棱两可，那种既无内容、又远离经验，对人也无所要求的上帝， 我的关于上帝的概念里充满了“过时的”科学和“矛盾的”逻辑，看上去我好象用将上帝描绘成最容易令人反对的那种形象来发出侮辱与伤害。你应该轻而易举地捅 破我的气泡，你或许随时可以把大学标准教科书上关于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上的大量数据，论据倾倒在我的头上，或者可以用康德的名著《纯理性批 判》那辆60吨重的坦克来压碎我，但我早已被这些烫水浇过多次了，在你再一次拧开烫水龙头之前，我想要提出一个初步的论点，我们在谈到考试或标准时已经提 到过了，那就是，你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已经否认自己是他造的，不相信上帝，你也不相信宇宙是他造的，也就是说，你和这个世界就是存在着而已，假若你的确是上 帝造的，那么目前你对上帝的态度是很不公平的，事实上是侮辱上帝的，既然你已经侮辱了上帝，他对你的不悦，就在你头上，上帝与你之间不是一种“对话状 态”，你有许多很好的理由试着要证明他不存在，假如他存在，他会因为你无视他而惩罚你，因此，你是戴着一付有色眼镜，这就决定了你所要列举的一切不信他的 论据与理由，并且你也侮辱了向你要求付钱的上帝的代表。 
      在此，我必须向你道谦，我们信神的人并没有总是表明这个立场，我们常常与你讨论事实和充分的理性就好象我们与你在这些事上是一致的，在我们辩论上帝存在 时，我们常常假设我们与你之间有共同的知识，但我们事实上的确认为你对生命的观点，无论从哪一个尺度上来衡量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的确认为你无论在谈论鸡 啊，牛啊的时候，还是在谈论死后的事情的时候，你的鼻梁上架着一付有色眼镜，我们本应早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却怕自己在你面前显得非常怪 异或者持极端的立场而感到羞耻，我们是如此地焦急不安，生怕得罪你结果我们得罪了我们的上帝，但我们不敢再这样将上帝以比他小的，不真实的形象来向你介绍 了，他要人将他作为一个完全的调节者来介绍，作为甚至那些否认他的人必须站立的位置本身来介绍他。 
      在向我列举了所有理由之后，你假设这样一位上帝是不存的，你认为你理所当然的不需要除你本身之外的任何种类的位置，你假设了你凭自己经验的自主权，结果你 不能，不愿意来接受任何向你的自立自足挑战的事实，于是你不得不称所有不符合你的智力所看为合理的东西为矛盾的。 
      你大概还记得普罗克汝斯忒以他的床作为标准的故事吧（注：希腊神话中的强求一致，即：削足适履），假如他的客人太长，他就在两头削去一些；假如客人太短， 就强行撑长些。我觉得你在看待人类经验的每一个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我请你在你自己最基本的假设上好好地来审查一下，你在忙着观察生命表面现象的时候，可 不可以先到你自己经验的地下室里去收集一下，你会对你所发现的大吃一惊的。 
      为了使我的观点更清楚，我要用现代哲学家、科学家们是如何来处理基督教教义的来显示我所指的是什么。 
      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教义是创造的教义，现代哲学家，科学家作为整体，认为持这种教义或者相信这种事实的人是在否认我们自己的经验，他们所指的并不仅是因为创世的时候无人在场，在更基本的概念上他们说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他们确认这样会推翻基本的逻辑定理。 
      当代反对创造论的理论根据来自康德，用现代哲学家詹姆斯•瓦德的话来表达或许更合适“假如我们把这个世界撇在一边来试着接受上帝这个概念，那么没有任何东 西可以让我们承认创造论”也就是说，要想把上帝与这个宇宙联系起，他就必须要符合这个宇宙的条件。古老的创造教义说上帝使这个世界存在，这里用的“使”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的经验里，“使”是逻辑性的因与果这个问题有关，有果则必有因，假如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因，那么他就一定会使之产生果，因此，我们的 经验不允许有这样一位上帝，他要依赖于这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是依赖于他。 
      基督教的上帝是不可能满足自主之人的这些要求的，上帝宣告他是完全自足的，他宣告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宣告他创造世界的时候自己没有改变。因此，人就说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创世的教义也是荒谬的。 
      护理的教义也被说成是与经验相背的，事情发生不过就是自然发生的，否认创造就必定否认护理，这是合乎逻辑的，我们被告知说，假如万事都是上帝的护理而使其然，那么就没有什么新东西，历史不过就是木偶戏罢了。 
      我或许可以给你介绍上帝存在的大量事实，我可以说每一个果都有其因，我可以指出眼睛的构造就能证明上帝设在自然里的目的，我可以从人类历史的过去来显示 历史是上帝指挥、控制的，对所有这些证据你大概都会无动于衷，你会说，无论我们怎么解释现实，我们不能将上帝带出来，所谓原因或目的只不过是我们人指着周 围的事情所说的，因为它们看上去就好象有目的一样，但这不过就是我们这么认为而已。 
      当基督教的证据显示给你看时，情况也一样，当我告诉你说圣经里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你回答说，这一切在我、在其他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事。现实是，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将来。假如那些预言也是真的，那么历史就是定好的，没有新的东西，也无自由可言。 
      我如果列出那么多的神迹来，还是同样的反应，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引用杰出的现代主义神学家布朗博士1933年所写的那段话来说明：“从前的任何一个神迹， 无论是处女生子、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还是基督耶稣复活，假如你能证明这些事件就象所说的那样发生过，那么又怎么样呢？这表明我们以前的，可能是有限的 观点需要放宽，我们前辈们的思想太狭窄，需要开阔眼界，生命起源的问题一大堆，新的观念我们又不知道，但有件事你没有说明，你也没有能力说明，就是一个神 迹发生了，因为这就承认这些问题本来就是没法解答的。”你可以看到布朗在使用逻辑不可能这个武器来反对上帝时是多么自信。许多老的对圣经的批判就是在神迹 上向圣经挑战的，他们向基督教的进攻就好象是慢慢的蚕食，而布朗则是想用斯图卡式轰炸机一次性地解决问题，若一次不能全部消灭，他以后会一一干掉的，他想 做的是占领主要的地盘，为此，他所用的是逻辑学上的“不矛盾定理”，他说的意思就是，只有根据他的逻辑定理是合理的才是有可能的，因此，神迹若想要在科学 上站立得住，要被人认为是真的，它们就必须从科学这片领土申请入境签证，只要它们服从一个小小的归化手续，剥去它们的特殊性，就能获此签证，神迹要想在科 学共和国有选举权就必须填写归化申请表。 
      创造、护理、预言、神迹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神论，合在一起它们组成关于神的概念，也是他所行的，他为我们做的，关于这一切的证据已多次以多种 方式显示过了，但你永远都找得到回答，说，这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哲学家、科学家反对上帝存在的证据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假设、认为接受这样的证据会违反逻 辑定理。 
      现在，在我扎进这件事的神经深处之前，我必须再一次道歉，那么多的人在充满上帝存在的证据面前仍然不相信他，这使我们信的人非常失望。出于着急，出于好 心，我们又妥协了，人看不见这些证据，我们就承认是失败，他们本应看得见的东西确实是很难看到，我们为了想要赢得人心，我们就允许让上帝存在的证据变得只 是有可能，于是我们从辩论跌到了见证，我们的理由是，反正辩论结束时也找不到上帝，只有在我们心里才能找到他，于是我们只是向人作见证，我们从前是死的， 现在活了，从前瞎眼，今天看见了，我们放弃了一切智力上的辩论。 
      你认为我们的上帝会同意他的跟随者们的这种态度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位宣告他创造万物并印上他的印记的上帝是不会批准那些拒绝相信的人真的有这种推诿之词的，再说，这种方式是不击自溃的。 
      让我们来看一看现代宗教的心理学家是怎样看待我们的见证的吧，他说“任何来自直接经验的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是很难否定的，当我感到冷或暖，沮丧或高兴，失望 或自信等等。任何想要以辩论来否认我的这种感觉和感情的努力自然而然的是愚蠢的，荒谬的，直接的经验是不能被推翻的，这不会错。表面上看，这些话都很鼓舞 人，这位新移民对迅速获准入境满怀希望，但他还是得先从爱丽丝岛走一趟（注：纽约的移民入境象征），心理学教授接着说“假如原始资料不需过问，但它们的原 因却要受审查：假如我说我感到冷是因为开了窗，或者我极度兴奋是因为药物，或者我因上帝而重新获得勇气，我们的结论就超过了我们的直接经验，我为它找了原 因，此原因可能对，可能错”，于是这位新移民就得在爱丽丝岛等一百万年，这就是说，我通过基督信上帝，我说我是通过圣灵重生，那位心理学家说那属于直接经 验的原始资料无可非议，但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算不得什么，假如你对我们说这些经验很重要，那么你必须为你的经验找出原因来，我们要来审查你的原因，造成你 的经验的是鸦片呢还是上帝呢？你说是因为上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心理学已经证明相信上帝是不符合逻辑的，什么时候你改变了主意可以随时来我们这里，我们 会很高兴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公民，只要你出示归化文件来。 
      假如我得罪了你，那是因为即使很想赢得你，我也不敢得罪我的上帝，假如我没有得罪你，那么我所介绍的就不是我们的上帝，你在处理相信上帝的证据上，事实上 是把你自己变成了上帝，你把你的智力所能够达到的作为可能与不可能的标准，因此，实际上你已经决定你永远不会去面对有关上帝的任何一个事实。科学上，哲学 上都站得住的数据、资料都必须要由你来盖上章，而不是这些数据、资料的创造者上帝。 
      我当然很清楚你不会装成能够创造红杉或者大象，但你却坚持说红杉和大象不是上帝创造的，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永远不想成为也不想看到紫色奶牛，但你实际上坚持说你永远也不想看见也不想成为一个被造的事实，你会跟着爱延顿爵士那样说“我的网没打着的就不是鱼”。 
      我当然也不想装成说你即使面对面地被带到此光景中，你就会改变你的态度，就如埃塞俄比亚人不能改变皮肤颜色，豹不能改变班点一样，你也不会改变你的态度， 你的那付有色眼镜已经牢牢地胶在了你的脸上，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摘不下来，佛罗依德对控制人心的罪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唯有那位伟大的医生通过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的血，由圣灵作为礼物才能将那些有色眼镜除去，使你看到事实的真象，看到上帝存在的充分证据。 
    至此为止，我已经介绍了我所相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就是那位完全的调节者。正是这位上帝创造了万物。正是这位上帝通过他的护理之业使我年轻时被调 节，使我信他，也正是他的恩典才使我在老年时仍然信他，同样，也是这位上帝控制了你的童年，并且看上去至今还未赐给你他的恩典好叫你相信他。 
    你大概会这样回答：“那么为什么你还要用理性来和我辩论，还有什么用处呢？”是的，这大有用处，你看，你若真的是上帝的被造物，你永远都可以接近上帝，当 拉撒路在坟墓里时，基督将他呼出而活，这正是真正的传道人所依靠的，那个浪子以为自己完全脱离了他父亲的影响，然而事实上，那位父亲控制浪子所去的那遥远 的他乡，所以这是合乎理性的，真正有理性地讨论上帝的事就如同站在只有他才能给出的，任何人与人之间真正理性辩论的基础上，我们有权相信，这样的理性会被 上帝用来击碎人自以为主的那辆双轮马车。 
     在你的内心深处你清楚地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你知道你的生命里没有一致性，你不想要那出于他的旨意提供你所要的一致性的上帝，你说这样的上帝不会允许任 何新鲜之事，于是你为自己提供自己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用你自己的定义，一定不可以消灭新鲜之事，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此一致性必须既不能触摸新鲜之事 又要站立得住，根据你的逻辑，你是在说可能与不可能，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说空话而已，它与现实毫无关系，你的逻辑宣布说要来讨论永恒的，不变的事，但你的 资料、数据都是在变化的，两者永远合不到一起，于是你使自己的经验变为毫无意义。 
     而我相信上帝，在我的经验上就有一致性，当然不是你所想要的那种一致性，也不是我自己作主想要决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而产生的一致性，而是一种 先于我的，高于我的一致性，在上帝的旨意的基础上，我可以面对事实、数据而不需要事先消灭它们，在上帝的旨意的基础上，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生 物学家、心理学家或哲学家，在这一切的领域里，我运用自己的逻辑能力来看到一个被造者被赋予的，所能看到的，上帝的这个宇宙里的秩序，或一致性或统一性或 系统，我都可以看为是真实的，因为它们都指向那根本的或者说终极的一致性，此一致性就在上帝的旨意之内，假如我的一致性大到可以容下那些拒绝它的人所作的 努力，那么它就宽到甚至可以容下那些被重生的人所看不见的东西，我的一致性是一种像一个孩子跟着父亲穿过树林的那种一致性，那孩子不害怕，因为他父亲知道 一切，也能应付所有境况，所以我承认，在相信上帝，他在自然中的启示，他在圣经中的启示中我有许多不能明白的东西，事实上在我所面对的每一个因素上，数据 上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上是奥秘的，因为所有的因素、数据、事实在上帝那里都有解释，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正是这样的上帝才是我 所需要的上帝。没有这样的一位上帝，没有圣经所启示的这位权威的，自足的，因而也是人所不能测透的上帝，那么任何东西都无任何意义可言，没有一个人可以来 解释他们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唯有信上帝的人才有权利说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解释。 
     你看，所以我年轻时被从每一个方面调节，不能不信上帝，现在我老了我仍然不能不信上帝，现在我之所以信上帝是因为除非我有这样一位完全的调节者作为上帝，生命就是一片混乱。 
     我知道在我的辩论结束时我没有能力改变你，我认为我的辩论是站立得住的，我认为相信上帝并不象相信其他事情那样，仅仅是有理性而已，也不只是更有可能而 已，而是要比不信有无限的更可能。我认为除非你相信上帝，你不可能有逻辑地相信其他任何事情。我知道，你可以依靠生物学家，心理学家，逻辑学家和圣经批判 者们的帮助来满足你自己，把我所说的这一切都可以归纳成一个周而复始，没有希望的专业的闲谈而已。是啊，毫无疑问，我的这些闲谈是周而复始的，它们将一切 都转向上帝。现在，我就把你交给他，求他的怜悯。

